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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炜

　　

　　晚上，年幼的儿子骑在沙发扶手上，摇摇晃晃地翻看花花绿绿

的绘本图册。年逾古稀的父亲见状，赶紧提醒：“读书没个读书的样

儿，小心摔下来抹眼泪。”父亲出于安全考虑，说小家伙没有读书的

样子。听着这世间最温暖的呵护，我倍感亲切，曾经年少的我，何曾

在父母面前正襟危坐“像样”读过书呢？

　　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待多少认识一些字后，便不安分守着课

本上的内容，内心深处渴望阅读更多的书籍。要知道，那时在村子里

找本书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去找书来读。

《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岳飞传》是我的最爱。虽然那时有很多字不

认识，可为了赶早知晓故事情节，春天我骑在牛背上，于莺歌燕啼

中，乘着浩荡的春风，享受春色与书香带来的惬意；盛夏爬到河边一

棵柳树上，悠然坐在树丫上，沐浴着习习凉风，恣意尽情地享受静谧

的阅读时光；秋天仰卧在衰草连天的河滩，既看天高云淡，鸿雁南

飞，又聆听秋风吹动书页沙沙作响；冬来依偎着“红泥小火炉”，让心

灵徜徉于文字的世界，寒冷的冬日暖意融融、春意盎然。

　　我如此坐没个坐样、站没个站样的读书，不仅招惹得邻居们匪

夷所思，还让老实巴交的父母很是无奈。每次除提醒我注意休息、眼

睛别近视了之外，再无多余的话，与邻居谈论起，总是说娃还小，等

长大懂事了，就知道端端正正坐着读书了。这也许是父母对我的一

种默许。今天想起来，都倍感父爱母爱的伟大，不仅使我拥有了快乐

无忧的童年，还“纵容”我不分姿态地投入色彩斑斓的书香世界。

　　上初中了，父母以为我读书的样子会有改观，没想到的是，我的

样子越来越不好看。那时流行琼瑶的小说，班上只要有哪个同学有

琼瑶的作品，大伙肯定争先恐后借阅。好奇心驱使，我也向同学借了

《烟雨濛濛》，同学说借书的太多了，只允我一晚上时间。来不及多

想，接过书迫不及待地往家跑。当我借着昏黄的油灯，打开略显破旧

的书开始阅读，瞬间被依萍悲苦命运所牵扯，欲罢不能飞速阅读起

来。次日清晨，我

满脸油灰出现在

父母面前，他们被

我的样子吓住了，

以为我做了什么

坏事。父亲得知我

是为看琼瑶小说

彻夜未眠，并没有

责备，只是关切地

提醒：“读这书没

啥营养 ，整夜不

睡，伤身体不说，

还影响学习。”我

知道父亲对我读这

类书是不赞成的，可是，花季

少年的心是那么憧憬向往着美好的爱情，诱惑难抵啊。

　　初中毕业后，我走进军营，仍不辍读书。由于部队训练任务重，白

天鲜有个人支配时间，当战士那些年，我经常是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

“偷读”，《创业史》《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在这期间

没个读书的样子阅读完的。破格转干后，特别是进了机关，我就在晚上

挑灯夜读。看累了，就干脆把一大摞子书抱上床，躺在床上看，看困了，

就睡在书上，常常是枕书而眠。而这种习惯，我经年未改。

　　转业到地方工作这几年，无论是在地铁站、火车上，还是图书

馆、路边书摊，我目睹了不同的读书“表情”，可我觉得他们阅读的样

子是最优雅、最美的。我庆幸，过去的我，今天的我，读书是有些不像

样子，但成长的道路上，享受了阅读的快乐，此生足矣！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政法委）

漫画/高岳

□　蒋志华

　　

从蜡梅花、杏花、桃花

读到樱花、杜鹃花、石榴花

读完了冬，也读尽了春

忽夏日，穿着短衣短裤来了

像读一篇精短的卷首语

放在扉页

我准备了一张纸

画云画雾画风画雨

画花朵香消玉殒

画阳光蓝天画夏日的鸟

也画一些美好的事物

留白处

有我手签的字

尽管一笔呵成，行云流水

但怎么看，怎么读

就像我，走过来的一生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司法局）

夏日扉页

 梦蝶    河北省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 摄

□　杨金坤

　　从庄稼到树木花草，都是土里生土里长的，对于生于土、长在

土、靠土生活的人，对土都有自己纯粹而深刻的认识和情感。

　　母亲常说：“人是女娲用泥捏的，生就与土有缘，人怎么能嫌弃

土、离开土呢。”在我离开家乡去城市生活时，母亲在她常年劳作的

地里捧了一捧土，郑重地放进一块黄布包里，并牢牢地系紧。母亲对

我说：“城市里只有钢筋水泥没有土，只有带上这捧土，你才能扎下

根。”晚年时，母亲到我居住的城市住院治病，她让我把这捧土放在

了她病床的床头上。她说：“离开土心里总空落落的，只有看着土、守

着土，心里才踏实。”病重时母亲叮嘱我：“我走以后，你不要伤心，人

都是从土里来，再回到土里去，要不怎么说入土为安呢。”

　　文友阿土每当才思枯竭时，都要回到老家睡睡土炕、吃吃土菜、

听听乡音，回到城市以后才能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他说：“从小土

里滚、土里爬，沾了一身土气的孩子，不能离开土，只有躺在厚土上，

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听一听泥土的脉动，才能打通灵感的奇经八脉。”

　　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中国古代就有奉土祭社的礼俗。“土

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古人为报答土地

之恩赐，在每块地里堆起一个土堆，以示土神所在。祭祀土地的日子

就是“春社”“秋社”，通称“社日”。《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云：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底下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天子的辖地。因此

“社稷”一词通常作为国家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晋公子重耳，逃难途中途经五鹿，向乡下人讨饭吃，

乡下人给他土块。重耳大怒，想要用鞭子打那个人。狐偃劝他说：“这

是上天赏赐的土地呀！”重耳于是磕头致谢，收下土块，装在车上。 
　　这些年，总有人说我土，土里土气的模样，土里土气的言行，土

里土气地做事。其实，土又有什么不好，无论黄的、红的还是黑的，都

是最真实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土

对比从前，我很知足

□　张红

　　

　　“婷婷——— ”

　　“到！”

　　“哎——— 来啦！”

　　在清水派出所，经常出现这一幕——— 每当有人喊一声“婷

婷”，会有两名警花同时答应。

　　一位周婷婷，一位方婷婷。两位名字相同、年龄相仿的85

后警花虽然不在同一间办公室，且一个是社区民警，一个是内

勤民警，但她们都在一层楼办公。平时工作期间，同事们喜欢

直呼其名，因此增添了不少趣事儿。

　　周婷婷先到清水派出所。年长的同事亲切地叫她“婷

婷”，年轻的则叫她“婷婷姐”。半年后，方婷婷也调到这个

派出所。一开始大家也叫她“婷婷”“婷婷姐”，可不久尴尬

就出现了———

　　“婷婷，报告材料写好了吧，拿来。”那天一大早，教导员在

走廊里喊了一嗓子，打算让方婷婷拿一份财物材料给自己去

分局汇报。

　　“哎，来了！”周婷婷听到教导员呼唤，赶紧拿着前一天教

导员安排她写的“网上警民议事厅社区工作情况汇报”材料跑

向教导员办公室。

　　周婷婷前脚刚进教导员办公室，方婷婷也紧随其后：“教

导员，材料来了！”两人都把材料放在教导员面前。

　　教导员着急要去分局，根本无视周婷婷那份报告，直接往

旁边一推。拿起方婷婷那份材料看了看，在几处标上记号，然

后装进包里，一边匆匆向外走，一边对方婷婷叮嘱：“以后报告

写仔细一点，最好提前给我看看……”

　　两位婷婷面面相觑，异口同声——— 哪儿不对了？

　　后来，为了避免叫混，大伙儿叫她们“小周”“小方”。但派

出所有其她女民警姓周、姓方，仍然经常叫错。

　　得，那就叫全名呗。可有趣的一幕还是会出现。

　　一天下午，一位阿姨来到派出所值班室，指名要找“婷婷”。

　　“您找哪位婷婷？”民警问道。

　　“当然找我女儿婷婷啊。”阿姨有点奇怪地回道。

　　就在这时，方婷婷从值班室门口路过。因为阿姨背对着大

门，没有看到，而民警看到了，立马喊着：“方婷婷，你妈妈来了！”

　　方婷婷急忙转身，一边念叨“妈，您怎么来了？”一边跑进

值班室。

　　也许是声音不对，虽然阿姨听到有人喊自己“妈”却没有

答应。等她转过身与方婷婷四目相对，两人都怔住了。方婷婷

立马明白了，笑着说：“您是周婷婷的妈妈吧！”

　　“是哦。怎么，你也叫婷婷啊？”阿姨也反应过来。

　　顿时，值班室笑声一片。

　　派出所内勤工作事无巨细，上传下达文件、撰制文书简

报、管理文档数据、统计上报表格、做好后勤保障……社区工

作同样千头万绪，走访调查、化解纠纷、场所检查、治安宣

传……这些工作常常让人忙得不可开交。也别说，两位婷婷责

任心都非常强，关系也特别好。她们虽然各自有分工，但工作

中两人互相协调，配合默契，把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

同事称赞。

　　教导员提起两位婷婷更是赞不绝口：“两个女民警都不

错，就是名字一样，单叫名字容易混淆。如果就叫周婷、方婷，

就简单多了。”

　　“那不行，名字是父母起的……”两位婷婷咯咯笑个不停。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

两位“婷婷”的
趣事儿

□　黄喜祖

　　

　　前来东山岛旅游的人们信誓旦旦曰：苏峰山，是必须去的

闽南名山之一，不去那就等于不曾游历东山岛。苏峰山，不仅

是东山岛唯一的“擎天”之巅峰，更是一处苍翠欲滴、自然景观

满满与百鸟汇集、歌喉婉转之地。那是声像俱全的苏峰山。

　　雄踞于东山岛东南方向海边的苏峰山，是东山岛最高山

峰，方圆10余公里，是全县的旅游景点之一；鸟瞰其貌，树木森

然，满目苍翠，森林覆盖率高达98%以上，犹如一块镶嵌在烟

波浩渺边上的绿宝石；尤其是那九十九峰，危峰兀立，十八胜

景，被古代文人誉之为“比肩小黄山”。

　　《东山县志》如此载之：“昔江夏侯以此山不减西蜀峨眉

山，故名苏峰山。”此“江夏侯”，名曰周德兴，为濠州钟离（今安

徽凤阳）人，是明朝开国名将，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为江夏

侯。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入闽建立沿

海卫所，同时建置朝廷官庙——— 东山关帝庙，因此，江夏侯与

东山岛颇有渊源。此山，不仅得江夏侯的点赞，而且明嘉靖五

年（1526年）蔡潮到东山“巡海”，对苏峰山也敬重备至，曰：“此

山为漳郡第一文峰。”据传，徐霞客曾经拜访过黄道周，这位一

生钟情名山大川的“游圣”，对于近在咫尺的苏峰山，应该没有

不去造访一番的道理。

　　如果你沿着苏峰山的登山石阶上行，穿行于这林木森然

且墨绿如黛的山行道中，你便就被淹没于绿海之中。一路上，

可以观赏山中那些东山岛的历史文化先贤，咏叹“童子拜观

音”“猴子观井”“水仙童澳”等一系列惟妙惟肖的自然天成胜

景。而那些栖息于密林之中的鸟儿啼鸣，会让你不禁惊叹。隐

匿于树林中的鸟儿们，好像正在举办一场《百鸟朝凤》音乐盛

会，那些时而高音激越明亮，更有低音中音浑厚宽敞；时而领

唱清脆悦耳，时而嘶哑低沉都一应俱全；还有独自鸣叫的，显

得短促、跳跃，真像那明快且简短的说唱；更有那些“一唱一

和”的韵律、连成串的颤音，那声音在树林之间悠扬穿越，仿若

天籁。我不禁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除了各种独唱、合唱、二重

唱，甚至还有一群或数对鸟儿吵闹与斗嘴，即便是这枝头追逐

与争执，也是那么的悦耳动听。

　　一路逶迤上行，还可以看见蝴蝶与蜜蜂在花朵间停落与

穿梭，幽静与喧闹如此和谐地共存于眼前，得以体悟何谓“灵

境山中藏”“处处闻啼鸟”，从身体直至灵魂沉醉其中。

　　声像俱全苏峰山，自然馈赠蕴宝藏。此情此景，我无不叹

喟：山、树、鸟、花与人的和谐相处与亲密无间，不正是我们倡

导人与自然和谐，而自然回馈人类的宏大使命吗？

　　“要想身体好，请来东山岛”那句馈赠游客的话不禁在耳

边响起。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声像俱美苏峰山

□　陈德亮

　　

　　“清早听到公鸡叫，推开窗户迎接晨曦到，花香鸟语春光好，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清早一起，我便习惯性地推开了窗

户，不由自主地唱起了这首新儿歌：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

　　妻子一旁笑话：“难道天天都是‘艳阳照’？”

　　妻子算是说对了，因在我看来，天天真的就是艳阳照。

　　每当早起推开窗户时，一股清爽的新鲜空气便扑鼻而来，好

舒心呀！想着清晨的阳光就要来到了，“花香鸟语春光好”的美景

就要呈现了，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怎能不让人为之振奋，感觉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呢？

　　当人们大都还在享受着被窝的舒服时，我们的执行干警早

已踏上征程，他们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哪怕是刮风下雨的

恶劣气候也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因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保障

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彰显法律的尊严，即使再恶劣的天气也

照样是个“艳阳照”。

　　有道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啊！早晨能

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光明，能给大地带来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景

象。早晨的景色尤其美丽，空气最鲜，记忆力最强，一天的计划就

要在这早晨安排了，怎能不让人由衷欢喜，感觉“今天又是一个

艳阳照”呢？

　　正像一首儿歌里唱的那样：“早起活动身体好，身强体壮年

寿高，奉劝大家要起早，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是的，每天早起

又是人们健身活动的绝佳机会：或习武打拳，或跳绳踢毽，或跑

步散步，或打球击剑。看到人们为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

而自觉、愉快地锻炼着，怎能不让人喜上眉梢，感觉“今天又是一

个艳阳照”呢？

　　早起隔窗相望，看到了匆忙上班的人群，看到了川流不息的车

辆，看到了外出拼搏的打工者，看到了环卫工辛勤劳动的模样。他

们都在为祖国的建设添砖添瓦，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

量，怎能不让人由衷敬佩，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呢？

　　那天清早起来，一夜未停的小雨还在伴着风儿淅沥沥地下

个不停，当我推开窗户，习惯性地唱完第一句时，妻子便一旁打

趣道：“怎么？今天刮风下雨了还是一个‘艳阳照’？”我对妻子微

微一笑：“那当然了。适时的小雨，既净化了空气，又滋润了庄稼，

还给花草树木洗了脸，多好呀！人，只要心理健康了，心存阳光

了，即使再下雨、下雪，不依然感觉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吗？”

妻子点头，笑而不语。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又是一个艳阳照

□　孙培用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坐下来，凝视着一棵小草，默念一

声乳名，想想故乡坨子村，我就听见你了，我就听见你那恍如隔

世的声音，那温暖灵魂的模样，那熟悉的叫人心碎的情感……

　　一天中，第一个声音来自不知谁家的院子忽然响起的一声

嘹亮鸡啼。接着，晨雾弥漫的小村，东家西家，这里那里，远处近

处，声声鸡鸣不已。鸡鸣比闹钟更准时。小村的乡亲们不会赖在

被窝里。有灵性的司时者，叫你直到爬出被窝。

　　牛和马从家家户户的圈栏里放出来，在村道上汇成浩浩荡

荡的一队。肥壮的马、健硕的牛，在乡村的大地上，拉着爬犁在田

里平地，拉来种子，拉来粮食。拉着我去赶集，拉来张家和李家的

新娘。

　　太阳下面的小村，每处，都有生命的律动。

　　田地就散布在村前屋后。男人们一手扶犁，一手扬鞭。也许

是为了减轻人的劳苦，也许是为了减轻牛的劳苦，平日愣怔鼓眼

的男人，这时候却细声细气地哼起了悠扬的小调，“呦嗨呦，南坡

一朵红花开，开了却无人采，呦嗨呦……”这饱含着湿漉漉泥土

气味的歌，在田野里荡气回肠，在天地间久久回响。在这悠长的

吟唱之中，唐宋元明清多少代过去了，一茬茬的稻穗青青，一茬

茬的稻穗黄黄。

　　每个人都和脚下这块土地紧密相连，大人们在土地上耕耘

播种，孩子们就在亲近泥巴。那是上天给予孩子的一种怎么都玩

不坏、到处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变玩具。玩泥巴的花样

可多啦，可以团泥丸，泥丸可以有大的小的，随自己的心意，团出

来几个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搓泥条。有了这些，就可以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造出各种小动物了，小鸭子，小鸟，小狗，或者小兔

子，很多。小伙伴们比赛着，看谁做得好看，谁做得逼真，大家互

相欣赏，往往一玩起来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更是不会注

意自己身上的土和泥，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或许泥巴还互相往脸

上抹，看谁的脸更花。

　　“哗啦……哗啦……”打稻场上，男人们开动机器，女人们滤

着稻谷。轰隆隆的钝响中，一把把稻草滤过，金黄的稻粒飞溅。小

村的日子，被乡亲们收拾得灿烂辉煌。

　　劳人回家，牛羊归圈。小小的村里又迎来了黑夜之前的喧

哗。村街上孩童们的笑声，嬉戏声，院子里人们的说笑，夫妻窗前

的耳语，邻里檐下的招呼，唤儿回家……当这一切温馨的声响都

渐渐沉寂下去的时候，夜色深处就传来村边小河那长年不息的

水声。

　　小屋后有一棵大树，住着许多叫不上名的虫儿、鸟儿，当然

还有贪玩的我。秋日黄昏的树影下，斑斑驳驳洒下许多顽童与小

虫、小鸟的对话和简单但美丽的故事。

　　三十几年后，我有机会回到故乡。水田的面积不断扩展，乡

亲们家家户户都在稻田里养殖河蟹。错落有致、阡陌纵横的水

田，仍然是乡村的生存之本，不过多了河蟹，乡亲们的日子越来

越红火。细细打量这片土地：水田围着乡邻的房屋；井房已经被

弃用，家家喝上了自来水；柴草垛已经搬到了家家户户的院内；

家家户户一式、高耸的大门墙，墙上画着美丽的图画；只是没有

三五个孩子来迎接一位新入村的“外地人”，围在我身边跑前跑

后，告诉我要去的人家的位置……除了野地里我认识的颜色更

翠绿的水稻，连乡亲们的劳作大多也被机械代替了，我熟悉的一

切已经远去。这时我突然明白：那里一直在变，只是我不曾上心，

以为它会在原地等我。

　　坨子，如行走在民间的扁鹊、华佗、李时珍，用辽阔的土地、

茂盛的庄稼、淳朴的民情、清澈的流水和婉转的鸣叫，给我煎熬

一副思念的药方。

　　该忘记的，不该忘记的，都似乎如游船远去之后的水痕一

样杳然无迹了。然而老屋、故乡，却时常在我最不经意时想

起，潮水般向我涌来，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又轰然开启。坨

子，亲昵地摇着我整个童年少年，安然地睡在永不褪色的记

忆深处了……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

故乡

□　胡甸

　　

　　闲时和外地朋友聊天，他们经常问的问题总逃不出——— 你们那是江

南水乡吧，到处都是小桥流水吧，推窗就能看见古桥、小河、乌篷船吧？

　　大概没去过一个地方的人，对那里总是充满了或诗意或刻板或片

面的想象，比如我脑子里的陕北都是黄土窑洞，新疆都是大漠落日，内

蒙古都是草原帐篷和牛羊。

　　我的家乡柯桥是江南水乡，对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有着一种情怀上

的吸引，但到这里旅游几天和长久住在这里，感受是大为不同的。从前的

柯桥在生活上有多不方便，许多方面都可以作为见证。

　　身为80后的我，小时候将大土灶、煤饼炉当做玩具，觉得生火做饭

烧菜很好玩，不管是在柯岩的亲戚家、上市头和柯福新村的外婆老家

新家、柯北新村的自己家，只要一说要烧火做饭了，我总是抢着去占

领大灶烧火的位置或拿着火柴去点煤

饼炉。可对于大人来说，这却是生活

的一种无奈，谁愿意每天忍受着

烟熏火烤烧饭做菜，还要时不

时上山砍柴或下地收稻草，

或者上街买别人的柴火。有

了煤饼炉算是稍稍进步了

些，但生火的时候依旧浓烟熏人，一整天又不能出门远行，要时不时

看着火，注意更换新煤饼，还有有毒的难闻的气体萦绕。

　　看看现在的厨房，下了班回家插上电、点上火，立马就能烧煮

东西，管道天然气、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炖锅样样都是好帮

手。我也有幸成为了一个用过土灶、煤饼炉、罐装煤气、管道天然

气、电磁炉……一步步变迁而来的亲历者、见证者。

  说了火，再说说生活中还离不开的另一样重要东西，水。我读幼

儿园大班以前，柯桥自来水的普及率并不高，人们喝的、洗的、用的依

旧是大河、小河、湖泊、池塘、水井里的水。为了确保相互之间不影响，

许多人家会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去河边挑水，回来倒满水缸，这时候

河水还没被人用过，没有搅浑，在水缸里澄一澄，更讲究的放些明矾，

就成了一家人一天的生活饮水与用水。等到镇上的居民都醒了，各个

河埠头就热闹了，有的在洗痰盂和马桶，有的在汰衣服、淘米，有的在

捉鱼钓虾摸螺蛳，有的在放鸭子和白鹅。夏天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在河

里游泳与洗澡，没有自来水的那些漫长久远的年月，一代又一代的柯

桥人就是这么靠着干净的或不干净的河水、湖水、井水活过来的。

　　有一次在饭桌上跟我爸妈聊天，我才知道原来早年间那些黑瓦

白墙、青石铺地的老台门、老弄堂、老房子都是没有下水道和污水管

的，那么试想喝剩下的汤、木盆里洗澡后的水、杀鸡宰鸭后的脏水等，

都倒到哪里去？倒在弄堂或台门里会污染环境，倒到大街上又没有统

一处理的地方，我爸妈说那会儿都是从家里千里迢迢地搬到铁路边

上或者哪个田畈旁、菜地边或河里倒掉的，唉，那些个年月，取水不容

易，倒水也不方便。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漫画/高岳


